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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学时代，别的功课学得不太好，语
文课稍微好一点。初中一年级在姚李中学，语
文老师是李成华。李成华老师好像是安庆人，
本来是体育老师，但是教我们语文，方法非常
灵活，记得他教我们学习毛主席诗词《七律·
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还额外地讲了一
段他本人童年时期听到渡江战役的炮声，和江
边群众支援大军过江的故事，让我很受启发。

初中二年级我回到洪集“戴帽中学”，语
文老师是王启昌。那时候课外读物稀缺，王启
昌老师不满足课本提供的内容，找了一些课外
书，印象很深的是他给我们讲刘知侠的《铺
草》和茹志娟的《百合花》，特别是《百合
花》，故事主线是文工团员带领小战士到新娘
子家借被子的曲折过程，副线是小说里几次出
现的小战士肩膀上的破洞，这个破洞意味深
长，感情含量饱满，引起了我们丰富的想象。
王启昌老师对我的帮助尤甚，前几年创作《老
街书楼》，里面的启老师这个形象，就是以王
老师为基本原型。

同多数农村孩子一样，我的早期求学经历
也很曲折，初中毕业之后，差点儿就没有学上
了。以往霍邱南部的学生要到几十里外的叶集
中学读书。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名叫何长学
的校长，招兵买马，在姚李镇东南方的一座冈
峦上办起了中学。这个学校有很多与众不同的
地方，老师来自四面八方，有职业中学教师，
也有落魄的技术人员，还有下放本地的大学教
授和讲师，师资力量雄厚到今天不可想象。

汪泛舟老师就这样成为我文学创作道路上
的又一个推手。

几十年后，一位乡贤跟我讲，汪泛舟老师
本来在六安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古代文学功底
非常深厚，姚李中学创建时期，何长学校长四
处奔走，把他请到姚李中学，给我们这些灰头
土脸的乡下孩子讲先秦文学和唐诗宋词。印象
中，汪老师讲起课来确是抑扬顿挫，很有感染
力，他讲得津津有味，我们也学得津津有味。

有一幕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那是我们高中
毕业前夕，汪老师特意给我们讲了一篇古典名
著《列子·汤问》中的《薛谭学讴》——— “薛
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
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
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
归”——— 在我们即将离开校门之际，汪老师给
我们上这一课，用心良苦，告诫我们，要虚怀
若谷，脚踏实地，学到真本事。不要只学到一
点皮毛，就以为自己了不起。

这一课，让我受益终身。
多年之后我才得知，就在我参军不久，有

一个全国人才调配行动，汪老师在这个大调配
中离开了家乡，当时有三个地方供他选择，一
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还有一个甘肃，汪老
师最终选择了甘肃，1982年调入敦煌研究院文
献研究所。

五年前，第一次到兰州，我有两个心愿，
一个是到《飞天》杂志编辑部看看——— 这个刊
物在我踏上文学创作之路之初，曾经发表过我
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再有一个就是看看我的老
师。原以为老师在敦煌，一打听，老师也在兰
州，着实让人喜出望外。

会议主办方听说我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老
师，也很重视，派了报社的记者何燕，先期到
汪老师家里进行采访，何燕后来写了一篇文
章，从而得知，汪老师已经在甘肃工作了十七
年，生活了四十二年，成就斐然：发表有关敦
煌文学(文献)、宗教等方面的文章近百篇(含词
条)，约130余万字，其《敦煌曲子词的地位、
特点和影响》《敦煌讲唱文学语言审美追求》
《〈西游记〉源流别考》《敦煌诗词补正与考
源》《敦煌道教诗歌补论》等学术论文被中国
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收入和转
载，还有部分论文被收入《想像力的世界—20
世纪“道教与古代文学”论丛》书中，出版了
专著4部。

除此之外，还多次出席“敦煌学国际研讨
会”“中国吐鲁番学术讨论会”每次且有学术
论文交流。参与撰写《敦煌学大辞典》《敦煌
语言文学研究》《敦煌文学》《敦煌文学概
论》《中国名人胜迹诗文碑联鉴赏辞典》《中
国宗教胜迹诗文碑联鉴赏辞典》《敦煌研究文
集—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研究篇》《全敦煌
诗》等大型图书，并任《全敦煌诗》副主编。
2020年被授予甘肃省“陇人骄子”的光荣称
号。
见面那天，师生都很激动，老师喜悦于学

生的成长和进步，学生仰慕于老师丰富的学术
成就，相谈甚欢。

我问汪老师，读高中的时候，我写过一个
剧本，请汪老师指点，汪老师除了跟我讲剧本
创作的基本规律，还给我推荐了几本书，老师
是否还记得。

汪老师说，记不得了，我是搞研究的人，
对于创作缺乏深刻的体验，老师教给学生的，
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学习的方法，好学生不
读死书，贵在悟性。

我说老师又给我上了一课，的确，世界上
的学问那么多，在学校读书，能够读到的东西
有限，但是老师教给我们学习的方法，启发我
们领悟，提高我们的领悟能力，才是最重要

的。
那次会面，老师还表扬了我，说这些年他

一直关注我的成长和进步，他甚至怀疑，那个
后来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小有名气的徐贵祥是不
是他的学生徐贵祥，后来子女告诉他，此徐贵
祥就是彼徐贵祥，他很高兴。

我说我的每一点进步，都是从皖西姚李镇
东北方的那个山冈上出发的，都有老师的心
血。
汪老师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弟子不必

不如师。作为老师，最大的成就就是看到学生
的进步。
我说我永远会记住《薛谭学讴》那一课，

我也经常给我的学生讲这一课，不过，我总也
讲不出老师传递给我的那种意味，我的学生对
这一课的反应没有我对这一课的反应强烈。
汪老师沉思片刻，一本正经地说，如果真

是这样，那就说明，不是你这个老师不如我这
个老师，而是你的学生不如我的学生。

师生哈哈大笑。
我问老师，在兰州习惯不习惯，老师说，

很习惯，再回老家就不习惯了。我在兰州，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做自己能做的事情，人生快
意足矣。他并且告诉我，虽然他已经八十六岁
了，精力还很充沛，他还要写两本书，关于敦
煌的，关于兰州的。

望着耄耋之年而又精神矍铄的老师，我的
心里涌动起无限感动。兰州是一个移民城市，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在改革开放之后，放弃了
优越的生活，把他乡作为故乡，来到在当时还
相对偏远和落后的兰州，建设重工业基地，垦
荒开矿，植树造林，发展文化，支教扶贫，才
出现了今天这样一个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于
一体的新型城市。百年前落后贫瘠的面貌已经
不再，如今的兰州，黄河穿城而过，两岸树影
婆娑。这些遮风挡沙的绿树，是从一代代人的
心里生出来的，长起来的。我的老师，就像一
棵树，扎根兰州，长在兰州，守护着兰州，美
化着兰州。

那次，在兰州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座谈会
上，我向与会者讲述了汪老师的故事，大家都
很感慨。我说，我们来到兰州，不是来做客
的，不是来念经的，我们是来认识兰州、亲近
兰州、融入兰州的，兰州也是我们的兰州。用
我们的热爱作为种子，用我们的情感作为养
料，用我们的文字作为阳光雨露，一起来为兰
州种一棵树吧，种一棵精神之树、信念之树、
理想之树、信仰之树。

兰州行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同家乡、母校、老师和同学的联系也更加紧密

了，期间几次收到汪老师的赠书，深感荣幸。
他在扉页上我的名字下面写下的“高足”两个
字，让我倍受鼓舞，同时也有几分歉疚。

前几年，师兄喻廷江要我为他的楹联作品
《蓝梦集》写篇文章，在此过程中，很多往事
浮现在眼前。据廷江讲，我们姚李中学初创时
期，房屋简陋，何校长亲自带领学生挖土割
草，修建女生宿舍。汪老师除了教书，几乎没
有社交活动，人缘却很好，总是笑眯眯的，虽
然出身地主家庭，何校长和师生们都很尊重
他，从不为难他，只是听说他家庭很困难，生
活极其简朴。除了何校长和汪老师等人，还有
一个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初中一年级从
洪集镇“戴帽中学”转到姚李中学，当时学校
有一个“右派”，大家都喊他老戚，因为身份
问题，负责种菜，经常看见他穿着一件破旧的
蓝色的中山装，挑着粪桶，在田间穿梭。等我
读了高中才知道，老戚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中学
老师，在我高中毕业之前，恢复了工作，又站
到讲台上了。

在我的新作《老街书楼》里，有这么一个
情节：一群老街孩子终于上了上阳中学，遇到
了一个负责看大门和种菜的“何大伯”，在他
的暗中支持下，老街孩子掌握了学校图书馆的
钥匙。改革开放初期，“何大伯”官复原职，
重新担任上阳中学的校长，并参与了省里的恢
复高考方案设计。“何大伯”这个人物不是神
来之笔，他是我读高中时期认识的何长学校
长、汪泛舟老师、老戚老师等人的集合
体。我感谢我的中学时代，感谢我的老
师们，没有他们当年的有心栽花，就
没有我今天的无心插柳。

借写这篇文章的机会，我要
向我的老师们致以深深的谢
意，他们是我的启蒙老师卢
文芳、王瑞成和初中老师王
启昌、李成华、任炎哲等，
以及高中语文老师汪泛舟、
周培松、朱国泰、陈维德
等。除此之外，还有政治老
师吴以政和夏清灼，他们教
给我的辩证唯物主义常识，
让我受益终身。虽然我的理
科成绩很一般，我还是记住
了我高中时代的班主任、数
学老师姜兴霁，物理老师吴
振琪，化学老师童文新。以
后我参军了，进了军校，学军
事地形学，学弹道抛物线原理，学
运用三角函数确定炮兵射击诸元，之所

以能够得心应手融会贯通，还是得益于中学时
代打下的基础。站在一个作家的角度，我的基
础知识正好够用，未能更好地发挥，不是老师
们的错。
闲话少提，还是回到正题上。
前不久，汪泛舟老师的儿子、我的高中同

学汪冶明发来一个信息，跟我讲，家乡六安市
老新闻工作者协会收集整理了汪老师撰写的一
部分学术论文和《中国诗词新解》、《敦煌诗
解读》、《敦煌石窟僧诗校释》、《敦煌古代
儿童课本》四部专著，拟出版《汪泛舟文
集》。

这个信息让我由衷地高兴，可以说，六安
市老新闻工作者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功
在当代，利在未来，系统地整理出版汪泛舟老
师的文集，无论是对于他年轻时效力的家乡，
还是他中年后供职的西北，无论是从文化层面
讲，还是从文学层面讲，都是功德之举。

据冶明兄讲，老师交代，要我为文集作
序。作序不敢当，也不太了解具体的情况，但
是老师多年的心血即将结晶问世，我这个当学
生的，确实有话要讲。老师孜孜不倦的求学精
神、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一丝不苟的治学精
神，将继续照亮我的前行之路。

(徐贵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
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华文学基
金会理事长。著有中长篇小说《弹道无痕》、
《潇洒行军》、《决战》、《仰角》、《历史的天
空》、《马上天下》、《明天战争》、《高地》、《特
务连》、《四面八方》、《八月桂花遍地开》等，
共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第三届人民文学
奖，第七、九、十届全军文艺奖，第四、八、
九、十一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我我 的的 老老 师师 汪汪 泛泛 舟舟
徐贵祥

1935年8月3日凌晨，红二十五军攻克两当县城，
8月5日一大早，红二十五军又沿着两当河岸的山道出
发了。在这停留的一两天时间里，红二十五军的部分
领导拍摄了几幅合影照片，可惜的是因为多重原因也

就只保存了这两幅，其中上幅由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
任郭述申保存下来，郭述申后来回忆：西征北上途中，
我们曾在甘肃两当县城合拍过一张照片，我将它一直
带到陕北。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达陕北

时，这张照片由杨尚昆转到斯诺手里，后收入《斯诺眼
中的中国》画册。下副由徐海东保存，在照片中可以看
到两位青年将领英姿飒爽，蓬勃向上，共同担负起领
导红二十五军的职责。

在我们皖西霍邱县岔路镇，有一句俗话说：
“老媒人是簸箕，成人之美就过去。”去浮存实是
簸箕这种农具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为人处世哲理
的启示：媒人从中牵线搭桥，完成了光荣使命，男
女结为秦晋之好，步入婚姻殿堂。在农人的记忆
中，簸箕是件最普通的农具，每一个庄户人家，无
论生活宽裕还是困窘，都离不开簸箕这个日常生
活用品。

《礼记·学记》中云：“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
弓之子，必学为箕。”簸箕三面有沿儿，一面敞口，
周边凸起，一般用柳条或竹篾编成。簸箕的制作
颇有功夫，柳条要经过脱皮、蒸晒、浸水、捂软、编
扎、缠边等多道工序才可成形。“柳树，柳树，庄前
屋后，绿色一片，村庄守护。”这是我们这里的顺
口溜，柳树成为村庄忠实的朋友。一节节新鲜的
柳条，经烈日刺痛，历风霜侵蚀、火光映烤、时光
浸渍后，才有了柔软的筋骨和阔大的承载胸襟。
乡村广袤的土地上，滋养了一大批能工巧

匠，我们这里统称为“编匠师傅”，无论是柳编还
是竹编，都是乡村永不褪色的风物。阳光像一朵
盛开的花，编织师傅浸润在柔和的阳光下，不急
不躁，有条不紊地左插入右穿下，柔细如丝的柳
条华丽转身，变成了经纬缜密、变格匀称的簸箕，
玲珑精致，凸显了编匠师傅的心灵手巧。

一根柳条从芬芳水泽转身走进农户，簸去繁
杂轻浮，留下丰裕厚重，去完成一个个新赋予的
使命。世间万物，无论大小，皆有其独特之美。小
物件亦能展现大用途，彰显皖西人民无尽智慧与
创意。

唐·刘禹锡《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
浪淘风簸自天涯”。《诗经大雅·生民》:“或舂或
揄，或簸或蹂”，这个“簸”，也就簸米。簸字还有
一个意思就是“振荡，摇动”。杜甫《复阴》诗：

“江涛簸岸黄沙走，云雪埋山苍兕吼。”就是颠
簸的意思。

“簸”，看似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是一种很吃功夫的技巧活。乡下人簸簸箕
时，先把粮食置于簸箕中，双手端着簸扇不停地晃动，粮食随着簸箕上下颠簸，
三五下之后，杂物和尘土就渐渐地与粮食分开，轻浮之物在中间“旋涡”中无立
足之地，滥竽充数躲不过正义的审判，朝簸箕的口边移去，再一扬簸箕口，粮食
里的尘土和秕子飞出簸箕，饱满的谷物则留下来，经得起“颠簸”审阅与检阅。

我初学簸簸除去杂物之时，手端不平，我们老家有谚语：“用力不均匀，簸箕不
平衡，饱瘪难分清。”簸簸箕要做到身子摆正、心态放平，这何尝不是为人处世的哲
学课？簸箕是扬米去糠的工具，与生俱来的职责是筛选。筛掉的是虚浮的、伪劣的、
质次的秕谷，留下的是诚实的、饱满的、优质的果实。

《世说新语》里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东晋时期，司马昱邀请王坦之和范启前
去议事。范启、王坦之两人互相谦让，都让对方走前头。推让半天，最终王坦之走在
了前面，他说了一句“簸之扬之，糠秕在前”，而范启听后立马回了一句“洮之汰之，
沙砾在后”。在这个故事里，簸箕的原理被双方巧妙地拿来表示自己的谦卑，两个
人相互礼让，都以对方为尊，因而气氛和谐融洽。

《诗经》中《小雅·大东》中有一句：“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
挹酒浆。”诗中的“斗”和“箕”不仅表示容器，还表示古代的星宿。“斗”是北斗七星
也就是勺子星，“箕”表示“箕宿”，二十八星宿之一，为东方最后一宿，古人崇拜天
象，箕星一旦特别明亮就是起风的预兆。这句诗意思是：南边有箕星,但不能用它
簸糠；北边有斗宿，也不能用它舀酒。用天上星宿与人间实物作对比，可能另有意
义。说明“簸箕”这个实用器具当时已经在使用了。

前一段时间，看见草楼村一户农家院子里，簸箕里放着饱满无杂质的菜籽种
暴晒。老人家近八十岁，脊背微微佝偻，头发花白，还能种菜，多余的菜用三轮车载
到集市去卖。看着簸箕以及簸箕里留下的菜籽种，就看见田间地头扬起簸箕劳作
的身影，那么亲切，一如看见远去的岁月里，我的乡村亲人们的执着坚守，坚守在
那一片世世代代耕耘的土地上。

簸箕也是一首乡村谱写的岁月歌谣，这簸箕簸着簸着，簸弯了母亲的背，簸白
了她的头发，也簸走了我的父亲，还有一些亲人们……时代在变革，簸箕已在时光
中凝固成记忆的标本，日渐淡出人
们的生活。曾是劳动人民智慧结晶
的簸箕，成为农业生产的厚重历史
见证，承载着生产劳动的艰辛与光
荣，启示着我们更加坚定从容、求实
奋斗，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我
想，在日常的生活中，不断地簸一簸
自己，簸去思想上的尘埃，清除心灵
上的杂草，活得堂堂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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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长征 永恒的纪念
——— 十幅红二十五军长征历史图片的详解(中)

程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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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十五军长征队伍里有7名女护士，被大家亲
切地称为“七仙女”，她们都来自大别山区，她们分别
是：周东屏(周少兰)、戴觉敏、余国清(余光)、曾纪兰、
张桂香、田喜兰、曹宗楷，实际上这些红军女战士早都
经历过严酷革命的血与火考验，他们基本上都是红军
家属，活跃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她们是当之无愧的
红军女战士！

红二十五军告别大别山后，军政治部考虑到前有
阻敌、后有追兵，担心女护士随部队行动不方便，在急
行军中掉队出危险，于是决定让她们留在根据地。

“七仙女”从冒死跑出来参加红军那天起，就把自
己的一切同红军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从未想
过要离开这支队伍。于是，7名女红军找到军政治部主
任戴季英，请求他收回留下女战士的命令。就在这时，
一匹战马的蹄声由远而近，徐海东副军长来了，听说
此事后便大声说：“快赶队伍去！”自此，红二十五军队
伍也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果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在那血与火的岁月里，7位红军女战士都是历经
多重考验，却对革命理想矢志不渝。如戴觉敏，1916年
出生在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后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
任看护员。一家共有14人参加革命，长征前已有10人
为革命献出生命。其中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
围剿之初，她的父亲戴雪舫就在掩护学生转移时牺
牲；1932年夏，她的哥哥戴克敏被张国焘以“改组派”
的罪名错杀。

而周东屏，原名周少兰。1917年出生在安徽六安
县，由于家境贫穷，10岁就被送到别人家做童养媳。12

岁时，她逃离当时的家庭，后参加红军并做看护工作。
1934年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省的雒

南县(今洛南)庾家河，与敌六十师发生激战。敌人虽被
击垮了，但亲临前线指挥的徐海东却负了重伤，一颗
子弹穿透左眼底，从颈后飞出，顿时血流如注。军医院
钱信忠院长实施紧急抢救，总算止住了血，可徐海东
的喉咙被血和痰堵住，呼吸困
难，生命垂危。危急关头，17岁
的周少兰果断地用嘴将堵在徐
海东喉头的血块和浓痰一口口
地吸吮出，徐海东的呼吸终于
变得均匀了。在缺医少药的恶
劣战争环境里，她日夜看护着
徐海东，将炭火烧旺，换绷带，
擦伤口，喂饭喂水。一连四天四
夜，硬是从死神手中把徐海东
的生命夺了回来。第五天，徐海
东终于醒过来，问守在身边的
周少兰：“现在几点了？部队该
出发了吧？”周少兰高兴地流下
了眼泪：“还出发呢！四天四夜
不省人事，把人都急死了！”徐
海东开玩笑地说：“我可不急，
倒是睡了个好觉。”

后来徐海东对她说：“没有
你，我徐海东就不存在了。少兰
同志，你改名叫‘东屏’吧。‘东

屏’，即是我徐海东的保护屏障之意。”1935年10月，
周少兰与徐海东在陕北举行了婚礼，成为革命伉俪。

在战斗频繁、工作紧张、宣传任务繁重、生活
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曾纪兰、曹宗楷两位女战士先
后在长征途中牺牲了，其余的战士们挥泪告别战
友之后继续长征，而这幅图片就是红二十五军的
女护士和一部分伤病员坐船于1935年8月过渭河
的情景，照片清晰可见陕北的独特地貌和船只运
载着战士们。

“ 七 仙 女 ” 的 故 事

1935年8月，甘肃两当，吴焕先(左)徐海东(右)合影
1935年8月，甘肃两当，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领导干部与警卫参谋人员

合影。前排左起：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戴季英、赵凌波。后排左
起：宁积贤、廖辉、詹大南、吕清、田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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